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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塘万里，雪域巍峨。青藏铁路交

错的伏线，勾勒出唐古拉山壮丽的轮

廓。西去拉萨的列车，鸣着悠扬的汽笛

相互致意，疾驰而过，相向而行。

“敬礼！”一队巡逻官兵停下脚步，面

向列车庄严致意。

武警西藏总队那曲支队唐古拉中队

下士兰杰牵着军犬“大黄”，伫立在营区

外空旷的高地上，凝眸注视最后一缕霞

光漫过天际。

每年4月至10月，唐古拉山脉时常

有喜马拉雅棕熊出没。成年的棕熊体长

超过3米，体重达400多公斤，立起身子

更显得异常魁伟。这些棕熊并不怕人，

常常结队在中队营区附近觅食，对官兵

们的人身安全构成一定的威胁。

5月初的一个深夜，天寒地冻，皑皑

白雪覆盖大地。“大黄”像往常一样在营

区附近巡逻，小眼睛“滴溜”转着，仔细观

察着周围的风吹草动。

突然，雪地上传来重重的脚步声，只见2

只棕熊正摇晃着笨重的身体，朝营区走来。

“大黄”警觉地发现了2位“不速之

客”，浑身毛发顿时竖起，伸长脖颈冲着

棕熊不停地嗥吠。

棕熊听见了犬吠声，停下脚步，双方

开始“对峙”，嗥叫声此起彼伏。

“大黄”的警告似乎没有成功，棕熊径

直向营区扑来。霎时间，“大黄”向前一跃准

备发起攻击。谁知其中一只棕熊已经冲上

前，一口咬住了“大黄”，狠狠地甩了出去。

受伤的“大黄”在雪地里打了个滚

儿，使劲抖了抖身上的积雪，又转回头冲

上去，死死咬住了那只棕熊的脖颈。

棕熊受伤吃痛，大吼一声扭头就跑。

它的同伴见势也不敢“恋战”，仓皇逃走……

“大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拖着受

伤的左前腿，深一脚浅一脚地追赶棕熊，

它的伤口渗着血，一路染红了野径上的

积雪。最后，“大黄”把2只棕熊驱逐至3

公里外的沱沱河畔，方才回头……

其实，就连中队许多年轻战士也不

知道，训练有素的军犬“大黄”，曾是羌塘

草原上一只流浪的牧羊犬。

几年前的一个秋天，时任军犬班班

长的下士王大牛，在沱沱河畔发现了仅

3个月大、饥寒交迫的它，随即将它带回

营……

初到军营，中队官兵看它浑身披着

金色皮毛，为它取名“大黄”。“大黄”也像

懂事的孩子似的，见到官兵们就摇起小

尾巴，亲昵极了。

一年后，在王大牛的精心喂养和耐心

训教下，“大黄”成长为一只训练有素的军

犬。跨障碍、扑咬、气味分化、迹线追踪等

训练课目，“大黄”都完成得像模像样。

一次在山顶训练“卧下守候”动作

时，“大黄”不小心失足跌落灌木丛生的

山谷，一声嗥叫后再无动静。官兵们奔

下山去，哭喊着寻找。可直到太阳落山

也寻不见“大黄”，大家只好先回营，等翌

日天亮再组织战友们一起来找。

没承想第二天清晨，“大黄”一瘸一拐

地回到营区，它的右前腿摔断了，几处伤

口还在渗着血。王大牛抱着“大黄”哭得

像个孩子——在荒凉高原相守相伴，“大

黄”早已是官兵们不愿失去的“亲人”。

岁月流转，“大黄”和王大牛有了默

契。聪明的“大黄”对王大牛的一个眼

神、一个指令都能心领神会。历年来，在

支队组织的军犬技能比武中，“大黄”的

考核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那年深夜，王大牛站哨执勤时，一只

野狼突然纵身跳进护栏，露出獠牙闯入

炊事班。“大黄”见状，飞身扑上去撕咬野

狼，野狼嗥叫着反击……虽然最终赶走

了野狼，“大黄”的头顶却被撕开了一个

大口子，留下一块疤痕。

长篇小说《藏獒》中，“冈日森格”（藏

语意为：獒王）的故事在中队官兵中流传

甚广，每次领到牛肉罐头，战士们都舍不

得吃，一定要奖励给“大黄”。大家眼里，

“大黄”就是唐古拉中队的“冈日森格”。

2018年，上士王大牛服役期满即将

退伍。临行前，大牛握住“大黄”的前肢，

依依不舍地说：“以后你的责任更重了，

你要代替我，守护好这里！”懂事的“大

黄”眼里泪光闪闪，和他的新班长兰杰一

起，一步一踱地把老班长送到那曲腹地，

送上通往青海的列车。

今年5月“大黄”光荣退役，战友们

心疼它，将它送到山下营区。那天，中队

指导员李明辉专门去看“大黄”，回来说

着说着流泪了：“它换了新环境不吃不

喝，临别时追着汽车一路狂奔。”几天后，

李明辉又把“大黄”接了回来。那天，“大

黄”回家了，官兵们笑了。

唐古拉山的神奇邂逅
■本期观察 韩 瑞 姜润首

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傍晚，
北疆防川滚雷声声，一场忽至的倾盆大
雨，宣告着图们江畔的盛夏正式来临。

窗外远山模糊，眼前水汽弥漫。驻
足窗前，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巡逻艇
分队新兵王一鸣，轻轻戴上耳机，雨珠
随着跳动的音符滴落心间，记忆中的一
幕一幕涌上心来。

今年开江以来，由于水深不够，巡逻
艇分队尚未开启界江巡逻任务。近一年
的军旅岁月，王一鸣和新战友们50多次
踏上巡逻路，渐渐有了军人的模样。

对于王一鸣和其他5名新战友来说，
图们江畔的军旅青春是一树花开——经
历了严寒，在春天出芽抽绿，如今迎来
了花开时节。而在记忆里，新兵们留存
着太多“青春之最”：最苦、最开心、最难
忘、最不舍……无论甘甜困苦，都是成
长。正如他们所言：“心守一抹暖阳，静
待一树花开。”

在漫长冬雪中奔向明媚阳光

“想超越平凡，先接受平凡”

北疆边地，夏日清凉，王一鸣却对
寒冬有一种执着的“偏爱”。

他喜欢热烈的情感，渴望“怒放的
生命”，那感觉就像他喜欢的那首歌里
唱的：“希望有一种力量，能够矗立彩虹
之巅，穿行璀璨星河。”

图们江畔的冬天，气温低至零下三
四十摄氏度，极寒严苛的生存环境，对王
一鸣来说就是另外意义上的一种“热烈”。

下连前那晚，得知自己要去的防川
是一个国家级风景区，王一鸣满怀期
待。等到了连队，望着营区周边白雪皑
皑、一层接一层的高山，宽阔而萧瑟的
冰河，他才意识到接下来的日子并不能
简简单单地“悠然而过”。

面对这样的日子，新兵们必须学会
与雪山、荒原和界江“握手与拥抱”。

王一鸣至今记得自己第一次跑武
装 5公里的滋味，跑到一半天空落雪，
雪花打在脸上，融化后又和汗水一起滑
落脸颊，分不清是雪是汗还是眼泪……

也许每一个叫“一鸣”的人，都是承
载着“一鸣惊人”期许长大的。

刚到边防的王一鸣想法也简单：下
连后的第一次“亮相”，我这个“一鸣”绝
对不能掉链子。

拿出浑身解数咬牙冲刺，跑完就瘫
软在地，他终于没得“末末了”，但成绩
也只是倒着数。来不及整理心头如秋
风扫落叶般的阴郁，他跟随队伍匆匆就
餐，1小时后，就领了枪械奔上巡逻路。

一天马不停蹄，训练执勤“连轴
转”，这样的满弓状态本不该属于这些
“大孩子”。但王一鸣的下连生活，还真
的就是这样“连滚带爬”走过来的。

边防军人巡逻时的镜头，一幕幕闪
现脑海。就这样走上自己的巡逻路
吗？体能素质不占优势的王一鸣，拖着
脚步、喘着粗气，丝毫没有电视上军人
的那股豪气……

第一次踏上巡逻路，并不是所有兵
都“有备而来”。积雪结成冰，脚下滑得
很，边走边听指导员张久明介绍边情，
王一鸣忍不住在心理埋怨着。

张久明的家在辽宁，操着一口浓重
的“乡音”。而从小就在城市生活，喝着
可乐、听着流行音乐长大的王一鸣，起
初还真有点“瞧不上”这个不善言辞的
“老边防”。

此刻，张久明带队走在前面，边情地
貌随着他的讲解清晰呈现。攀爬过程
中，他不时用手拽着王一鸣，“老兵”的关
爱总是在你最虚弱的时候，不期而至。

喜欢听《怒放的生命》的人，大都向
往自由的灵魂。当兵前，为了体验生
活，大学毕业的王一鸣“送过外卖、做过
导购；为了看看繁华世界，曾花光了积
蓄去旅行”……

那时他就懂得，当青春只剩“惬
意”，便也苍白得如同一张白纸；现在的
他更加渐渐明白，人生如果缺少历练，
那张“白纸”不但绘不上五彩斑斓，而且
单薄得随时都可能被扯断。

一次，王一鸣像其他刚到边防的兵
一样犯了“思乡病”，张久明就陪着他天
南海北地“海聊”。聊啊聊，王一鸣惊异
地发现，自己的指导员并非传说中的
“老古董”，他也有过痛苦迷惘，有过伤
心落泪，但最终，他没有被命运打败，在
深深扎根中实现自己的拔节成长……
王一鸣暗暗在心里树起一个榜样标杆。

这以后，这个曾把“超越平凡”作为
自己朋友圈“签名档”的新兵，一次次在
澎湃的心跳声中，告诫自己绝不能再为
懒惰找借口。
“想超越平凡，先接受平凡。”在成

为列兵的第 2个月，他顺利完成了高山
巡逻、森林潜伏等多项任务。

虽然执行任务时没遇上一次险情，
但在七八级大风中攀上山巅，在冰冷的
雪野爬冰卧雪一整夜，也非一般同龄人
能够拥有的经历。张久明经常对王一
鸣和战友们说，为祖国守防，甘守平凡，
这何尝不是一种不凡？

如今，王一鸣已经能够坦然接受平
凡如绿叶的自己。

他的“青春之最”，也在一次次摔打中
一次次被刷新：最自豪的是用自己的津贴
为母亲买了一双运动鞋；最得意的是在战
友鼓励下，自己最不擅长的“顶风冲刺5
公里”，已经变成“顺风飘移5公里”。

经过风雪洗礼，如今，那个曾渴望
“轰轰烈烈活着”的王一鸣，越来越认识
到当兵守边关的价值。

在春风拂面中邂逅阵阵花香

“强者都是含着眼泪在奔跑”

本应春暖花开的季节，仿佛一夜间
袭来风雪。

就在巡逻出发前不久，新兵翟政博
刚刚遭遇一次“危机”——这位大学生士
兵，和自己谈了2年的女朋友王梅，因为
一句话没说拢，“谈崩了”。

失落裹挟着自责，小伙子的伤心事
怎能轻易说出口，却怎么也瞒不住指导
员张久明的眼睛。

带队集合，张久明见翟政博垂头丧
气的样子，已经猜到八九不离十，于是找
了个理由，让另一名战友替他执行任务。

走到翟政博身边，张久明故意压低
嗓音说：“干什么没精打采的！又哪里
想不通啦？这世界上没啥事过不去
的！记住，强者都是含着眼泪在奔跑！”

自打穿上军装、到了边防，张久明
就是翟政博的“主心骨”。

自己体能素质不好，训练成绩总也
上不去，张久明天天推着他练。走出大
学校园到了军营，心理上有了落差，张
久明也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小心翼
翼地开导做思想工作，一次次帮他跨越
“心理鸿沟”。

要说连队里最了解自己的人，自然
是指导员张久明。此刻，听完指导员的
劝说，翟政博强忍眼泪，吸了吸鼻子，用
力点了点头。

翟政博和女朋友王梅是大学同学，
毕业后王梅到了北京工作，翟政博听从
父母的建议到部队锻炼。

都说一段感情的维系，不在于一朝
一夕的陪伴，可让王梅“闹心”的却是——
不能随时随地联系上自己的心上人。
“部队有部队的规矩，新兵使用手

机要遵循条令条例和保密要求。”这句
话，翟政博不知对王梅解释过多少遍，
可解释归解释，王梅总是有理由把翟政
博“怼”回去。

那天傍晚突然飘雪，还在加班的王

梅望着窗外的雪发起了愁：“等雪停，就
怕等到下半夜；现在出门，就怕叫不到
车。”她拨通了电话，向翟政博诉说委屈。

谁知，十几通电话拨出去，始终没
有音信。眼看着同一个办公室的女同
事被男朋友接走，王梅再也按捺不住伤
心，伏在桌上哭了。

这样的事经历了几次，两人一打电
话就没完没了地争吵……那阵子，情绪
跌入谷底的翟政博，总是神色黯淡，他
渐渐萌生了退伍的念头。

最先发现“不对劲”的，是翟政博的
班长王旭。

那是初春的一天，翟政博打完电
话，一个人在雪地里站了许久，落寞的
背影在雪野中显得更加孤独。
“咱边防军人啊，最是有情有义了！”

四级军士长王旭是大家眼中的直男，从他
嘴里说出这番话，让翟政博备受感动。那
天，王旭叫上翟政博一起，在营区一个安
静的角落坐下，破例递给翟政博一根烟，
任由情绪在烟火明灭中逐渐化为了灰烬。

翟政博忘不了老班长那天对自己
说的话：“爱情是追求来的不是强求来
的。如果是你的，自然会属于你；如果
不是属于你的，你强求也得不到。”

那天，雪下了一夜。翌日清早，齐
膝深的积雪把营区覆盖得严严实实，操
课无法正常展开，大家暂时放下训练，
为营区清扫积雪。

翟政博和王一鸣结成“对子”，共用一
个床板推雪，不一会儿便满头大汗。翟政
博干得卖力，他觉得自己此刻清扫的不仅
是积雪，也是心房堆积如山的灰尘。

已至 4 月，图们江的冰凌开始消
融，边疆的春天就要来了。“叮……”手
机微信对话框亮了，是王梅发来问候
信息！望着窗外缓缓流动的江水，翟政
博心房的冰雪也开始融化。

在静谧夏夜收获一片璀璨

“是金子，在哪里都发光”

海边长大的孩子，似乎对大海都情

有独钟。
巡逻艇分队坐落于中俄朝三国交

界，奔涌的图们江，就在距驻地 3公里
外的地方汇入大海。

盛夏的潮湿空气中，偶尔融入大海
的咸味，对于在北方小渔村长大的郭富
来说，这一切是如此熟悉。

入伍前，郭富曾在大城市打工，当
了 2年的“掌勺大厨”。来到边防第一
天，郭富就想着一定要踏踏实实走好军
旅人生路，一如既往地播下勤奋的种
子。
“这地儿喜欢刮风，一年 12 个月，

从年初刮到年尾。”战友王一鸣的吐槽，
其实有些夸大。

相比于在内地长大的王一鸣，郭富
却喜欢这里。风吹来大海的气息，他会
不自觉想起远在千里之外、同样正吹着
海风的家人；想起自己小时候，跟随父
母出海打鱼的日子。他执着地认为，只
要足够努力，自己就会像父母那样“满
载而归”。

为了能够尽快适应岗位需要，他把
自己不熟悉的船艇知识记在本子上，一
有时间就去背记，遇到不懂的及时向老
兵请教。再加之动手能力较强的优势，
郭富很快在新战友中崭露头角。

上次战备演练，郭富表现突出，被巡
逻艇分队评为“执勤进步之星”。当天，
郭富激动地跟家人通报喜讯，可没承想
第二天，他就被调到了连队炊事班。
“炊事班人手紧缺，你先过去帮帮

忙吧。”指导员张久明的命令传来，郭富
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训练刚有了起色，便被“发配”到了
炊事班，收拾好随身物品搬到炊事班的
郭富，如同一艘大海中迷失方向的小
船。“如果只是做个饭，当初何必来当兵
啊？”一个个疑问，在他心中郁结。

第二天一大早，郭富还像往常一样
提前半个小时起床，和战友王一鸣一起
结伴锻炼。

一边跑步，郭富一边说起“烦心
事”，王一鸣边跑边帮他分析。吃完早
饭，王一鸣偷偷敲开了指导员张久明的
房门……

第二天午饭后，王一鸣找到郭富商
量：“你在炊事班好好干。闲暇时我跟
你讲讲每天学习的训练技巧，你教我炒
菜。一个月后，看看咱俩谁在本职岗位
上干得更出色，如何？”
“好，一言为定！”两人一拍即合，这

对好兄弟开心地笑了。
6月 3日是王一鸣的生日，晚餐时，

他刚走进食堂，就看到一个精致的生日
蛋糕，静静地摆放在餐桌上。

接着，郭富捧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长
寿面，从厨房走出来，眼睛眉毛都笑得
挤到了一起。在战友们齐声合唱的生
日歌中，王一鸣感到久违的家的气息。

这天是个晴朗夏夜，空旷天宇星河
闪烁，匆匆挂断母亲打来的电话后，王
一鸣又一次找到张久明。

不久，走出指导员的宿舍，王一鸣兴
冲冲地找到郭富：“阿富，你帮厨整一个
月了，我也学得差不多了。明天开始咱
俩轮换，你回连队，我继续帮厨，咋样？”
“岗位有分工，战位无不同。是金

子在哪里都发光。”看着郭富惊愕的表
情，王一鸣狡黠一笑补充道：“别担心，
这也是指导员的意思。”

此刻头顶繁星，郭富的心间溢满感
动。遥远的边疆，战友的情谊，就如漫
天繁星照亮守防的长路。

有人说，军旅青春是一树花开。因为坚守，日子在岁月的年轮中渐次厚重——

“心守一抹暖阳，静待一树花开”
■柯青坡 刘思祺 马远凡

从冬到夏，季节飞转，图们江畔的新兵们下连已近一年。

那扛在肩上的“一道拐”，已不再像几个月前刚刚佩戴时

那么鲜艳，却渐渐有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分量。这“分量”，来自

巡逻中被风雪雕饰的面庞，来自上哨时站成一尊雪塑的身姿，

来自训练场上被磨出老茧的粗粝双手……

年轻的士兵胸中燃烧着火焰，他们的激情，就像奔涌入海

的江水澎湃不息。在这个历史上有“鸡鸣闻三国”之称的古老

关隘，新兵们守卫着漫长的陆地边境线和界江。

岁月不着痕迹地滑过生活，留下了军人的样子。当生活

在都市的青年人，纷纷选择了繁华喧嚣与霓虹闪烁，与他们年

纪相仿的这群兵们，却如一树花开，在图们江畔扎下了根，使

劲地向上生长。

寂静远山，默默地注视着一群人的成长。偏僻荒凉的环境，

繁重单调的训练执勤生活，注定赋予这群军人与众不同的青春

底色。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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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温暖的阳光沁人心脾，洒在

新疆克孜勒苏军分区某边防团干部宿

舍的窗台上。

排长刘欣瑞倚靠在窗前，一脸兴奋

地打电话报喜：“爸，这次实弹射击我打

出了49环，是全团的射击冠军……”

电话另一端，父亲刘爱虎听着女儿

传来的喜讯，高兴得合不拢嘴。

这位“老边关”从军30年，一直战斗

在祖国西部边陲。

靠着不懈努力和踏实肯干，他在一

次次比武中崭露头角，从普通一兵成长

为一名优秀边防干部，3次荣立三等功。

刘欣瑞幼时对卫国戍边的父亲只

是感到好奇，并不真正理解父亲那些荣

誉背后的奉献担当。在父亲的开导下，

她才报考了军校。

有一年，刘欣瑞放假在家，刘爱虎思

女心切，让刘欣瑞来自己驻守的地方走一

走、看一看。已经长大的刘欣瑞明白，父亲

热爱边防，可他即将退休，希望女儿能接过

自己手中的钢枪。这次，父亲没再开导她，

边防的苦、内地的甜，都是明摆着的。

那次边防行之后，刘欣瑞开始思考

自己的未来。也许是耳濡目染，也许是

感同身受，那苍凉的千里边防线时常进

入她的梦境，在她心里的分量越来越重。

又过了两年，刘欣瑞以优异成绩从

军校毕业，她放弃环境舒适的大城市，义

无反顾地选择追随父亲的脚步，来到远

离人烟的边防。在她主动要求下，她被

分配到了克孜勒苏军分区某边防团，走

进了父亲当年战斗过的连队。

然而，雪域高原并没有因为刘欣瑞

是“老边防”的女儿，就对她特殊眷顾。

去年，团里组织实弹射击考核，刘欣瑞

本想在大家面前露一手，结果因高原反

应身体不适，仅考出了一个及格的成

绩。出师不利，这让刘欣瑞懊恼不已。

得知女儿考核成绩不理想，刘爱虎专门

打来电话鼓励女儿：“还记得爸爸跟你

说过的话吗？打起仗来，我跟你一起上

战场……”

到底是军人的女儿！父亲的鼓励，激

发出刘欣瑞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头，她

每天闻鸡起舞、挑灯夜战、勤练苦练加巧

练，训练成绩“一月小变样，三月大变样”。

不久，团里再次组织实弹射击考

核。再次走上射击场的刘欣瑞气定神

闲，屏息、凝神、瞄准，整套动作干净利

落、一气呵成，一举摘得桂冠。

从此，刘欣瑞一发不可收，带领女

兵排屡创佳绩，战友们都竖起大拇指

说：“虎父无犬女，上阵父女兵。有这样

优秀的父女，边关还能不稳固嘛！”

上 阵 父 女 兵
■刘 慎 周 超

草木有情

图①①：喊山。每隔一段时间，王一鸣都会到营区附近的山顶喊山，平
复偶尔出现的浮躁情绪。

图②②：沉思。郭富被借调到炊事班后，一度有些“想不开”。但每次与
家人通话，他总是报喜不报忧。

图③③：“战友”。每天午饭后，翟政博都会陪伴“无言战友”—“黑子”
待一会儿，享受难得的闲适时光。 马远凡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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